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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句话没说，可两个人竟
心有灵犀，我发了个太阳过去，他回
了个笑脸。

我正在拼命想话题，没想到他
主动写了很长一段话：

“有一次，我去那哥们儿家，他女
儿不肯吃饭，被他老婆说了两句，她
就躺在地上打滚。他一把把女儿拎
起来，板着脸和女儿讲道理，一板一
眼。我记得大学时，跟他一起去康西
草原玩儿，他狂背周星驰在《大话西
游》中的台词，我们一帮同学把他踹
倒在地，学着片子里的斧头帮兄弟替
他扑火，我们在上面踹，他在地上很

配合地惨叫。”
电脑前的我扑哧一声笑了：“《大

话西游》可是我们入校时必看的教育
片，不管男女，台词张嘴就来。不过
我一直没搞明白，这片子究竟是清华
的教育片，还是北大的教育片？北大
一直说是他们先定为必看片的。”

“当然是清华的！就是从我们
开始的，北大那帮人跟着我们学。”

我在电脑前乐，我听到的版本
是清华跟北大学的，但我不想就此
发表意见。时间已近12点，我试探
地问：“你平时睡得比较晚吗？在华
尔街，你们真的像传闻中那样，一天
至少要工作14个小时？”

“差不多，累是真累，不过还好，
有时候劳累会令你忘记思考，而忘
记思考不失为一种幸福。”

“你回国后，工作还像以前那
样忙？”

“现在大脑的劳动大度降低了，
但心的劳动强度增大了。”

我盯着他的回复研究了半天，
想看透每个字背后的意思，却越想
越乱。我很想问：“你的女朋友呢？
她不是也在美国吗？为什么你现在
是单身？”可是我不敢问。

多年前，那个传说中的金童玉
女让我常常在夜中哭醒，从那时起，
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多年的追逐成
了痴心妄想，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
我自怜自伤，自厌自鄙。天鹅就是

天鹅，丑小鸭就是丑小鸭，如果一只
丑小鸭变成了天鹅，那么只有一个
可能——在童话世界中。错了，即使
在童话世界也不可能！因为那只丑
小鸭只是一只站错了队伍的天鹅，更
多时候，我们都是真正的丑小鸭。

失恋的痛苦加上父亲重病住院，
使我整整消沉了两年多，后来遇见

“麻辣烫”，她陪着我疯玩儿，陪着我
掉眼泪。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正
常了，一切都好像未留痕迹，可是每
天晚上的梦告诉我这不是事实。

想到这里，我问：“很晚了，你还
不睡吗？”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复道：“我已经
习惯晚睡，反正上床早了也睡不着。”

“你在干什么？”
“随便看看《华尔街日报》。你

怎么也还没休息？”
“我也习惯晚睡。”打字的同时，

我打了个哈欠，“对了，这个周末，清
华的自行车协会组织骑行香山植物
园活动，有在校学生，也有很多已经
工作的校友。你有时间参加吗？”

“我没有自行车。”
“我有一辆多余的自行车。”
他考虑了一会儿，回复道：“我

现在不能确定，不过很心动。”
“耶！”我用力握了一下拳头，对

着电脑大叫，睡意早跑到九霄云外
去了。看来他喜欢骑自行车的爱好
仍然没变。他在大三那年暑假，曾

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敦煌，为此我也
曾在大三那年独自去了一趟敦煌。

“没关系，你周五前告诉我就可
以了。”

“谢谢，我要下线了，晚安。”
“晚安。”
等着他的头像变成灰色，我才

关了电脑，又叫又跳地冲上床，卷着
被子，滚来滚去地乐，我真的很多年
没有这么快乐过了。

实在兴奋得睡不着，我只好去
骚扰“麻辣烫”，她睡意蒙眬中骂我
是疯子。话语像骂人，实际上是心
疼我，还替我高兴。

我说：“你明天晚上陪我去买自
行车，我周末要骑车去香山。”

“你不是有一辆吗？”
“他没有。”
“麻辣烫”的声音立即高了八

度：“你个傻……”声音顿了一顿又
低了下去，“得！这些我都先记在账
上，等秋后再算账。”

“亲爱的，我会爱你一万年，即
使你变成了黑山老妖。”我说完就挂
了电话，钻进了被窝。

自行车，我买了；活动，他却未
能参加。

周五晚上，我一直在电脑前等到
深夜12点，他才上线，看到我仍在线，
他有些吃惊，向我道歉，说工作上有急
事，周末去不了。我说没关系。

（摘自《最美的时光》桐华 著）

女儿的到来颇费了一番周折。
1995年8月，女友毕业后被分

配到她的家乡山东省龙口市的一所
职业中专教书。结束了为期一年的
进修后，我也来到了她的家乡烟台
（龙口市属于烟台）。

一年前，我是从海南来到西安
求学的，原想经过进修后再回海南
或到深圳发展，女友不同意我再次
南下。因此，我舍弃了特区，来到美
丽的海滨城市烟台。

我对自己到烟台具体做什么并
没有明确的打算，总体目标是继续从
事心理咨询工作（我在海南期间，一

直在报社负责《心理热线》栏目）。可
是，我考察后发现，烟台在心理咨询
方面几乎是一片荒芜之地。

我只好像在海南、西安时那
样举办培训班，还应邀为烟台公
关礼仪学校的商务秘书班授课，
这样既充实了生活，又有了不错
的收入。

不过，我还是难以割舍“心理咨
询”这一爱好，通过一番努力，1995
年岁末，我在烟台注册成立了东子
心理咨询事务所。心理咨询所的成
立，虽然丰富了我的生活，但使我刚
有起色的经济状况又陷入低谷。

当时在我国，能独立运作的心
理咨询机构寥寥无几，除了人们的
认知问题，另一个原因就是资金问
题。最初，我倒是做好了打持久战
的心理准备，可是我口袋里的钞票
不支持我，就个人的经济状况而言，
我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应付，因
此这种入不敷出的“买卖”很快就把
我拖垮了。

为了填补亏空，我只好从别的
方面想办法：撰稿、办班、办讲座
……几乎使尽了浑身解数，将换来
的钱投进心理咨询所这个大窟窿
里，勉强支撑着。

恰在此时，一个消息传来：女友
（当时我俩尚未登记结婚）怀孕了！

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理智

告诉我，这个孩子不能要，一是物质
条件不允许，二是女友的工作情况
不允许。女友斩钉截铁地说：“这不
仅是因为当下我们的经济条件和我
的工作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
还没登记结婚，这孩子生出来算什
么啊？所以必须打掉！”

尽管我渴望要这个孩子，但还
是无奈地妥协了。我们到医院挂了
妇科门诊后，默默地排队等候。就
在医生叫到女友的时候，我突然扯
住她的衣袖：“等一下，我们回去再
商量商量。”

女友就这样被我拉了回去，一
路上我不停地劝说，她一直默不作
声。到家后她大声吼道：“你怎么不
为我考虑考虑啊？我刚毕业，这么
年轻，还未结婚就生孩子，这让我以
后怎么做人？即便这些都不顾，我
的工资少，你又总是赔钱，我们拿什
么养这个孩子？”

女友的话句句刺痛我的心，可
是又句句在理。但是多年来对做父
亲的渴望、对女友腹中那个小生命
的怜惜，使我无法说服自己的情感
给理智让步。我答应女友尽快办结
婚登记手续，一定要多挣钱来养这
个孩子。我是一个七尺汉子，为了
这个孩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扛着。
在我的极力劝说下，女友总算勉强
同意了。

后来又一次闹矛盾，女友执意
要做掉孩子，我陪着她到医院门口
又折了回来。就在这样反反复复
中，孩子已在女友腹中渐渐长大，后
来医生说不能做了。那段时间，我
的眼泪特别多，常常因一点小事就
泪流满面。女友终于理解了我，她
顶着巨大的压力作出了决定：再难
也要生下孩子！

女儿的生命就这样被我“保”了
下来……

在我迫不得已到西安求发展
时，妻子已怀孕9个月，眼看孩子就
要降临人世。可是，想到此行前程
未卜，我只好咬牙将妻子和年近七
旬的老母亲（她由吉林老家特意赶
到烟台，照顾儿媳和即将出生的孙
女）送上了回老家的轮船。看着身
怀六甲、步履蹒跚的妻子和年老体
衰、行动迟缓的母亲的背影，想着辗
转千里下了船还要坐火车、汽车，几
经颠簸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故园，
泪水挂满我的双颊……

我知道此举不仅对不起妻子和
母亲，而且对不起尚在妻子腹中的
孩子。可以说女儿能够平安降生到
这个世界，真是万幸。就为这，我这
个唯物主义者也要感谢上苍给予我
的恩泽。

（摘自《做父亲的幸福——好爸
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东子 著）


